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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里的一天，在朋友圈里看到槐
塘打造稻田里的西餐厅。西式的装潢，
简约的风情，怦然心动。在想念了几天
之后，机缘巧合，我去了槐塘。

车直接到了小学门口，然后沿大路
散步，边逛边往外走。高低起伏的洋
房，粉色或是淡黄色，都有着各自的性
格。三层或是五层，展示主人的喜好。
沿路墙画上的比萨斜塔、风车，是意大
利、荷兰的地标，更是槐塘人在那些城
市创业的标识。

宋理宗皇帝御赐的御书楼还在，守
着村里的水口。楼里的石碑，文字湮没
在历史里，故事依旧在口口相传。楼前
的塘水未改旧时波澜，岁月的流逝，荡
起圈圈的涟漪。今人在曾经栖息的老
槐树的原址上，栽种了三棵槐树，取了
一个好听的名字“三槐塘”。

在村民家喝过咖啡，又从红酒糟酒
坊出来。未走几步，看见那个在稻田里

的西餐厅的三层白色大楼，装饰得清新
而质朴。“在村里”的招牌，贴着行人的
脸，我一下子就愣住了。西餐厅楼的边
上，是丞相状元坊，前面是青郁的稻
田。或者说，是古朴厚重的牌坊边上，
涌现出新生的西餐厅。稻花香里的西
餐厅，带着中外风味。牌坊与西餐厅，
则是蕴含历史与现在。纪念南宋丞相
家族的牌坊，在村口迎着来来往往的你
我。在风风雨雨中，看着世间的变幻，
迎着时代的变迁。一眼看千年，一眼看
世界。

这槐塘，坐落于徽州盆地，凝聚着
大地的灵气。南宋以前，北方士族避
战，南迁到了徽州，散入群山村落繁衍
生息，晴耕雨读。南宋时槐塘人程元凤
官居右丞相，从弟程元岳（宋宝祐元年
进士）官工部侍郎，从侄程扬祖廷对御
赐状元（宋景定四年）。明弘治十三年
（1500），朝廷圣旨下来，家族修建四柱

三间三楼檐楼式，也就是如今所见的
“丞相状元坊”，在村口巍峨耸立数百
年，风光无限。槐塘是徽州的槐塘，与
棠樾、唐模是邻居，在徽州的历史上是
一个富庶的地方。古谚有言，“唐模棠
樾，饿死情愿”。

时代变迁，清末的战乱，槐塘人口
骤减，十室九空，地广人稀。到了民国时
期，由于“槐塘卖朝笏，不知来和历”，槐
塘逐渐走向了没落。在那个风雨飘摇的
年代，勇敢的温州人选择了漂洋过海，外
出闯荡。多年后世界大战爆发，有的坚
守异乡，有的回归故土。上世纪六十年
代的自然灾害，很多温州人为了生计，迁
往内陆。槐塘的土地接纳了他们，闯海
人成了农耕人，徽州的槐塘，也成了温州
人的槐塘。土地博大沉稳，不声不响地
滋养着每一个勤劳者。

改革春风拂面，槐塘的温州人心底
的拼搏与进取萌发，他们再次转向了海

外。故友在异国风生水起，感情捡拾重
温，一声呼唤，时光衔接，再闯欧洲。开
餐馆，做皮具，看似简单的营生，却是实
实在在的谋生。一个人在外找到了出
路，一家人就出去了；一家人安下家来，
邻居也就带出去了。就这样，一个村的
人，几乎都在意大利、西班牙谋生，扎根
安家。村里年轻人多在意大利、西班牙
等国闯荡，赚得钱来家家盖起洋房，各
具欧洲风情。槐塘，也就有了“欧洲村”
的美誉。

站在牌坊的边上，遥想槐塘的千
年，辉煌的，或是新生的，入目皆风景。
牌坊看着这高高大大的西餐厅，看着外
来的餐饮，想必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它
矗立在村口，看惯了秋月春风，看到朝
代更替，也都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夜
深无人的时候，这西餐厅和牌坊，窃窃
私语，该聊些什么呢？水稻应该参与其
中吧？其实，水稻们也没想过，一轮一

轮插秧，一茬又一茬收割，在陪了牌坊
很多很多年之后，迎来了西餐。

米饭香，西餐香，这中外饮食交融
着的生活，是今天才可以拥有的幸福。
西餐厅的食谱，牛排、孜然，那干干净净
的清爽，是令人垂涎欲滴、舌下生津的，
而水稻在远处，不急不缓地生长，成了
当下的景致，慰藉世人的心灵。

登临餐厅，端着咖啡，站在窗边，心
旷神怡。遥望远处青山连绵，蓝天白云，

高低起伏；俯视青绿的水稻拔节孕育，万
物成长；看着远处的洋房参差，色彩缤
纷。在喧嚣的尘世跋涉久了，在这儿回
看历史，在这儿欣赏风景，听听蛙鸣和风
声，看到岁月静好，回味人生幸福。

又得浮生半日闲，在这丞相状元坊
边的西餐厅，享受几刻悠闲的时光，委
实惬意。品一口幽香的咖啡，看一眼云
卷云舒，日子也就多了几分的舒适，心
境也多了几分的安宁。

没人能统计出来，用于做豆腐的食
材到底有多少。

但能做豆腐的树叶恐怕屈指可数，
腐婢便是其中一种。

“腐婢”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低微，
即使在“豆腐界”，它也是以“婢”的身份
出现的，毕竟它的出身仅是林中一片普
通的灌木叶子而已，和那些饱满的豆粒、
细腻的淀粉相比，它们的体态，实在过于
寒碜。

既然登不了大雅之堂，自然要攀上
一位叫得响的“主子”。

于是，故事来了。
说是某年天下大旱，颗粒无收，用以

充饥的草根和树皮被采食殆尽。恰遇观
音娘娘到访人间，见饿殍遍野，惨不忍
睹，便用杨柳枝洒下甘露，干裂已久的山
野荒地，马上长出簇簇绿树。饥民见状，
便摘下其叶片，榨取绿汁，用草木灰浸水
点卤，做成一块块“豆腐”，以此果腹，度
过了饥荒日子。

人们便把这树叶做的豆腐叫作“观
音豆腐”。

腐婢三月发叶，五月孕蕾开花，七月
结籽，暮秋落叶。它的叶子、嫩枝和花儿
都含有大量的天然果胶、植物蛋白和膳
食纤维。用它做的豆腐，其实是一种天
然“果冻”。

在江南，溪边地头，腐婢随处可见。
名称也入乡随俗，凉粉叶、观音柴、豆腐
木、虱麻柴、糯米糊、捏捏糊、六月冻、铁
箍散、臭茶、小青树、斑鸠窝豆腐等，他们
之间没什么逻辑，就像以前的山里娃，随
便叫个名字，阿猫阿狗都行。

“六月冻”还是名副其实的。
据说是乾隆爷赐的名。
某年六月（阴历），乾隆下江南，正值

高温，常在深宫大院里锦衣玉食的万岁
爷哪受得了江南这般湿热，御厨们使尽
十八般武艺，也吊不起他的胃口。

一位太监提议说，爷平常喜欢吃点
肉冻鱼冻的，不妨试试吧。

可这一句“试试”，哪有那么简单？

那时没有冰箱，大热天的，水都冒着热
气，更不要说鱼冻肉冻了。正在御厨一
筹莫展之际，一位送菜的妇人主动揽下
这活，不到两个时辰，便送来一碗绿茵茵
的“果冻”。水汪汪的，看一眼就有一股
凉意。食之更是柔滑、清香，还有点嚼
劲。不承想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乾隆爷，
竟对这碧绿的“果冻”赞不绝口，吃了一
勺又一勺，越吃越有味，一问得知是用树
叶做的，便顺口赐名“六月冻”。

森林里，大自然提供了无数这样有
益的植物，人类在漫长的生命征途中，与
之形成了相互依存的默契。这样的“故
事”让人听来，仿佛是两位伙伴，一起携
手从悠远的渔猎时代缓缓走来，顿时有
了家庭成员般的亲切。

腐婢是马鞭草科植物，可以从春天
吃到深秋，不像那些“吃青春饭”的野菜，
春光一过，便迅速老去。但我怎么也不
能将其与马鞭草联系在一起，马鞭草科
植物多为灌木或乔木，也有藤本的，极少
数为草本，妖娆着紫色花束的马鞭草，是
这个家族里少有的草本植物。我不知道
植物学家们对植物分类的逻辑是什么，
以其家族中最小众的物种来命名，就因
为它“长得真好看”吗？

即所谓的“哥哥们负责赚钱养家，妹
妹我负责貌美如花？”

选择家族成员里最亮眼的作为形象
大使，撑起家族的荣光，似乎是人类强压
给植物的分类排序规则。

我不知道马鞭草科的植物们是怎么
想的。

按人类的逻辑，腐婢和马鞭草，一个
中用不中看，一个中看不中用，怎么可能
相安无事地待在一个家族里呢？

或许，植物没有人类这么复杂，生存
和繁衍是它们成长的唯一目标，根植的土
地是它们共同的家园，也是人类的家园。

在这个家园里，从渔猎采摘到农耕
种植，植物和人类之间始终维系着一种
微妙的平衡。在我的“母语”里，腐婢叫

“豆腐柴叶”，做成豆腐后便叫“柴叶豆

腐”，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儿时在乡间
生活，每次上山砍柴割草，遇见了，便会
连枝带叶一起采回来。

山间雨水滋润，柴草繁茂，只要不把
豆腐柴叶连根挖起，过个把月，它们的嫩
芽新叶就会重新长出来，一茬接一茬，直
至草枯叶落。

在村里，柴叶豆腐的制作过程可谓
妇孺皆知，我们从山上采来叶子，基本是
自己动手做豆腐：开水泡叶、纱布滤汁、
草木灰汁点卤，然后一块块切下来，撒点
盐和辣椒粉，就可以吃了。

柴叶豆腐的软硬取决于浸泡鲜叶的
水量以及点卤的灰汁。

这些并无固定标准，全凭经验和手
感。不过做坏了也没关系，权当从山上
割来一捧猪草，正好让“二师兄”一饱口
福。

儿时的记忆像一帧帧时光的剪影，
已沉淀在岁月深处。

离开农村后，就很少吃到柴叶豆
腐。这些年有人嗅到商机，专门种植豆
腐柴叶，做成豆腐后拿到菜市场来卖。
其价格竟然是普通白豆腐的四五倍，但
其口感似乎少了些许自然的清鲜。据
说，不是用草木灰汁点卤的。

一种食材一旦进入规模化种（养）植、
工业化生产，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烟火味。

今年“五一”回乡下，发现母亲在屋

后菜地里种了几株豆腐柴叶，当时刚发
芽不久，叶子还是嫩嫩的，母亲说，等叶
子老一点，花开出来，再摘下来做（豆
腐），太嫩了“做不来”（方言，相当于“出
豆腐率不高”的意思）。

母亲已八十多岁，上山采摘多有不
便。前年冬天，在田头土塝上，看见一棵
小小的豆腐柴叶，便随手拔了回来，种在
地里。今年它已长到一膝高，且发了好
几股，枝繁叶茂。

上周回家，我是打算自己动手摘叶
做豆腐的，估计当年的童子功还管用。
无奈到家时母亲早已把豆腐做好，切成
一块一块的，放在盆里，像一枚枚翡翠，
晶莹碧绿，宁静脱俗。

母亲说，昨晚就已经把草木灰浸在
那里，今天早上六点起来摘叶子，烧了一
壶开水，泡了半脸盆，不到八点钟就把豆
腐做好了。

人老了就这样，有点事就等不及。我
每次回家，都是早上才打电话告诉她，免
得她头天就开始准备，但路上还是会接到
她的电话，问到哪了，还有多长时间。我
们也一样，每次儿子回来，一大早就要去
菜市场买菜，担心迟了买不到“好菜”。

都是为人父母，一代还一代。
那天中午就吃了树叶豆腐，用辣酱

烧的，放了点蒜蓉，还有茶笋丁，很开胃，
满满一碗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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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叶荷田田
江近月/摄

夏季的巴黎，微风轻拂，第 33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序曲在埃
菲尔铁塔的见证下悠扬响起。夜幕
低垂，璀璨的烟火划破天际，与这座
浪漫之城的灯火交相辉映，编织出
一幅梦幻般的画卷。在这全球瞩目
的舞台上，体育健儿们汇聚一堂，共
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传奇，在我心
目中，中国乒乓球队的樊振东无疑
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星。

梦想之光熠熠生辉，它不仅璀璨
了巴黎奥运的辉煌舞台，更温柔地照
亮了每一颗平凡而坚韧的心田。樊
振东与万千追梦者共谱坚韧与辉煌
的交响曲，激励着我们携手并进，在
追梦路上不断突破，铸就非凡。

然而，梦想的光芒并不只照耀在
奥运赛场之上。在远离聚光灯的平
凡世界里，同样有着一群怀揣梦想、
默默奋斗的人们。他们或许没有显
赫的背景，没有华丽的舞台，但他们
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生活的热爱
与追求，用坚韧不拔的精神书写着属
于自己的不凡。

清晨的城市，当大多数人还沉浸
在梦乡之中时，清洁工人们已经开始

了他们忙碌的一天。他们手持扫帚，
驾驶着垃圾车，穿梭在城市的每一个
角落，用辛勤的汗水维护着城市的整
洁与美丽。虽然工作辛苦且平凡，但
他们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
想的追求。在他们看来，每一份努力
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除了清洁工人之外，还有许多平
凡岗位上的工作者也在默默坚持着
自己的梦想。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
中夜以继日地研究探索，只为推动科
技进步；教师在讲台上无私奉献，用
知识的光芒照亮学生的未来；医护人
员在医院英勇奋战，守护着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他们都在用自己的
方式诠释着坚韧与梦想的力量。

平凡与辉煌交织成曲，追梦者间
隐现共鸣。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
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樊振
东那样拥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勇往
直前的决心。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
境、面对何种挑战，都要保持对梦想
的执着与热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辉煌篇章，让梦想之光照进现实、照
亮未来。

本本版责版责任任编辑编辑//胡玉琪胡玉琪 EE－－mail:hsrbhyq@mail:hsrbhyq@163163.com.com

老水碓老水碓
履
印
点
点

􀲼 如 歌梅川村深藏在黄山脚下，这里从前有
个老水碓，位于村东，就在阮溪河边。

从我记事起，河边就立着一棵四百
多年的白果树，树边是石头砌成的一排
排石墩，石墩围起来的是一块块菜园。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村的老水碓遗址，面
积也不小。当然，我没见过石磨、水车
……只有排列整齐的石头塝，石头是青
灰色的，上了青苔，似乎很久远了。

在母亲的口中了解到一些老水碓的
过去。负责水碓的原来也是一大家子
人，兄弟很多，繁衍下来的子孙也遍及梅
川半个村。比如要说起他们家的话，都
以“水碓里的”呼之。民国时期，水碓人
家也有人上过黄埔军校，当过军官。以
前水碓就是村里人加工粮食的必要设
施，是关乎生存的大事，饥饿年份更显重
要，磨米、磨豆、磨辣椒，葛粉、蕨粉、红薯
粉等也都在那儿加工经水洗后沉淀出

来。所以，这里曾经是村子里最热闹的
地方。尽管我小时候就在水碓下边的菜
园来来去去，看到的都是石头棒，根本不
知道上边原来就是一大块老水碓遗址，
只喜欢在河边白果树下捡拾扇形树叶。

我们家老房距离老水碓遗址大约百
米，仅相隔一片菜园地，因为老屋大门朝
东，正对着河边的白果树和老水碓，我们
家的人每天都要下河洗衣洗菜，来来回
回也不知跑多少趟，我这个“小尾巴”，有
时跟着奶奶下菜地，有时跟着母亲去河

边，从家里出来走过
一段石板路，再穿过
一段篱笆围成的小路
就到了白果树下了，
竹篱笆在菜园的中间
围起，隔出一条很窄
的羊肠路，竹篱笆间
种着木槿花，也当篱
笆用，高过我的人头，
夏天经过这里，看见
白色木槿花盛开，会
随手摘几朵。我的奶
奶穿着老式青布衫、
拄着拐杖、提着竹篮、

迈着小脚经常往水碓边菜园地走去，瘦
小的我经常尾随，一同走过篱笆小路。
八十年代的村子很纯净，村里人都在河
里挑水吃。老水碓周边的景色层次分
明、四季变换，一幅动静相宜的朴素乡村
图景。

奶奶一直在老水碓边生活。她是一
个漂亮且了不起的母亲，在物资匮乏的
年代生下 16个孩子，最终养活了 10个，
她一直在饥饿贫穷中挣扎生存，孕育了
一大家子人。有人说，我们家老房子四
周水沟环绕，住了“发”人；也有人说，这
个老房子是从前“讨饭的”住的地方，我
们家祖上从汤口镇芳村搬迁过来因没有
房子就落脚在这里了。破旧的老屋养育
父亲辈那么多人，婆媳、妯娌、兄弟间发
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打架争吵也时有
发生，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个年代缺衣少
食，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发生摩擦。当大
家生活都好起来，各自建有新房分开住
的时候，一切又是那么和谐，大树的枝丫
散开后无法再聚合，只在某家办大事喜
事时互相见面、问候。在我的记忆中，七
十多岁的奶奶尽管被生活的困顿长期折
磨，但依旧保持慈祥美丽。现在翻看奶

奶1961年在黄山桃源亭拍的一张照片，
大概 50多岁，不像是生下那么多子女的
农村妇人。

岁月辗转，而今每次回老家，我都要
去老水碓边走一走。河边建成的步道整
洁美化了村庄，走到白果树下，便放缓脚
步、抬头张望，看老树的苍劲，叹老树的树
龄，村子里已经更新了好几代人，但树还
是那棵树！边上的老水碓遗址也让人惋
惜，历史的沧桑感溢上心头。2020年，梅
川村美丽乡村建设让村里大变样，阮溪河
上建成了三条水堨，启动对老水碓遗址的
修复工作也摆上了议事日程。乡里也邀
请各方面专家进行了考证、规划，如此规
模的水碓遗址是很稀罕的，能尽快恢复起
来必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村里来了一批外地创客，河边开张
了一排创意坊，还有几家茶舍、几间民
宿，草屋挂起红灯笼，梅花映照马头墙，
老水碓周边的菜园青青，菜园边依旧围
起了竹子、木槿花的篱笆墙，整齐的石板
路古朴雅致，一路曲曲弯弯环绕村庄，村
史馆里老物件依次陈列，找回了村里人
曾经的记忆，山那么绿，水那么清，我们
一行人在河边徜徉，看清澈河水、鱼翔浅
底。找一间路边的茶舍小聚，我们听雨
吟诗，我们围炉煮茶，还可以烤上几片土
猪肉……

梅川人一直在努力。你看，阮溪河
水潺潺，梅花一路绽放，白果树郁郁苍
苍，老水车在转动，石磨在吱呀吱呀地
唱，写生的游人沉浸其中，拿起画笔描绘
眼前的山川。

起名趣话起名趣话
生
活
的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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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朝晖

女儿做准妈妈了，小两口很激
动，要我给未来的小宝宝起个名字。
我平时喜欢舞文弄墨，在他们眼里是
个“文化人”。我知道，将这个光荣而
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一是对长辈的敬
重，二是对文化的敬重。可起名字还
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太随便了，不
行。太高深了，也不行。我可要仔细
斟酌。

不同以前，人们文化水平普遍
偏低，甚至有许多人不识字。给孩
子起名就简而化之。譬如，在我这
条街上，有位卖酒的老板，叫吴五
子；还有位炒货店老板，叫宋三。明
显是按照在家的排行起的。我有个
表亲，生有一男两女，分别起名“六
五”“四月”“三八”，呵呵，是按出生
月日来的。

从前，生活条件差，人们的生存
状况不佳，怕孩子不好养，故意起贱
名，这多少带有迷信的成分。我家有
户远房长辈，弟兄两个，分别叫“黑
狗”“黄狗”——狗命贱。长大了还是
用这个名字，我只好称呼“黑狗爷爷”

“黄狗爷爷”，以示尊重。
二叔家的大堂哥，起名“大丫

头”，起女孩名，也是为了好养，长子
嘛。第二个是堂姐，自然就叫“小丫
头”。第三个是堂弟，从小相貌英俊，
一双眼睛乌溜溜的，又大又圆，所以
起名“团（圆的意思）眼睛”，到后来上
学念书，才起了个学名，叫“学兵”。
因二婶怀小堂弟时生活清苦，营养不
良，小堂弟出生后非常瘦弱，小时候
常常是头搭在颈子上的模样，于是，
起名“小瘦子”。这些名字虽然土，但
当我们长大后相逢时，相互叫起来觉
得格外亲切自然。有股浓浓的亲情

洋溢其间。
起名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紧

跟形势起名历来已久。新中国刚成
立时，叫“建国、解放”的很多。紧接
着，一阵风叫“卫国、抗美、援朝”。
我大姐出生时，恰逢中国与阿尔巴
尼亚建交。为了体现“中阿”友好，
当教师的父亲给她起名丽亚。我出
世时，“祖国山河一片红”。伟大领
袖有首诗在当时广为流传，诗中有
句“芙蓉国里尽朝晖”。父亲就给我
起名朝晖，这名字好，朝气蓬勃，也
朗朗上口。我记得小时候，《安徽日
报》副刊有段时间也起名“朝晖”，而
且用的是领袖的“毛体书法”。我常
在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光，临摹
领袖的这两个字。至今还用“毛体
书法”签名。

我的名字好是好，就是同名的太
多。念高中时，一个班上就有好几个
叫“朝晖”的，有男生，有女生。老师
课堂上喊人提问时，只得连姓一起
喊，否则，一下子站起来好几个。闹
得哄堂大笑。

现如今，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提
高了，给孩子起名也越来越讲究。有
的将夫妻二人的姓氏巧妙组合搭配，
再后缀一个词，形成一个四字名字，
就像以前“欧阳某某”“端木某某”这
些复姓名字，既有新意，又能最大限
度地避免同名。有的名字起得文雅，
寓意深远，寄托着长辈的厚望。有的
家长则标新立异，起名过于生僻、高
深，钻进“牛角尖”里，这就反而弄巧
成拙了。

名字，只是一个人的符号，说简
单也简单。但它又像一个神奇的密
码，里面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量。


